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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醒来，罗掌柜发现墙壁是
湿漉漉的，地板是湿漉漉的，被褥是
湿漉漉的，空气也是湿漉漉的，随手
抓一把仿佛就能拧出水来。

窗外弥漫着一团团雾气。浓稠
的雾气浸湿了大街小巷，浸湿了亭
台楼阁，浸湿了花草树木，鸟儿在树
梢间跳跃，抖毛，似乎要用尽全身的
力气尽快抖落身上的露水。

“‘渣南’‘杀’来了，赶紧关死
门窗。”罗掌柜隐约听见一阵喊叫
声，她循声搜寻，发现声音是从隔
壁老王家传来的。老王常年患有
类风湿病和慢性支气管炎，每逢

“回南天”，他就咳嗽个不停，感觉
要把肺咳出来……

“回南天，‘渣南’；回南天，‘渣
南’……”罗掌柜用力关上门窗，锁
起来，再加一条链子。然而，让她意
想不到的是，“渣南”早已从门缝砖
缝里钻进来，屋里屋外全是“渣南”
的魅影。

渣南奈若何？此时，湿气已从
墙壁上冒出来，从地底下钻出来，从
镜子渗进来。墙面、地面、镜面，楼
梯、楼道、楼板都在冒水，到处湿漉
漉、黏糊糊的。

墙上的水珠如黄豆般大小，密
密麻麻的，罗掌柜用抹布擦来擦去，
但怎么擦都擦不干。衣服也是晒了
又晒，但怎么晒也晒不干。

客厅的地板已开始渗水，变得
潮湿起来。泰迪狗走起路来踉踉跄
跄，像喝醉酒的样子。波斯猫的脚
底仿佛抹了油，走路一瘸一拐的，不
断打滑摔倒，摔到怀疑人生。

鱼缸里的鱼儿已从池底浮上水
面，嘴巴一张一闭的，有时还发出

“叭哒、叭哒”的声响。

潮湿的南风越吹越烈，电视机
机顶盒越来越潮。罗掌柜一按遥控
器，电视机即发出啪啪嘶嘶的放电
声，电视画面及图像均模糊不清。

镜子，本来是用来照人的，可
“渣南”一来，镜子直接变成了水雾
镜。罗掌柜凑近镜子一照，哎呀，脸
上的表情比哭还难看。

罗掌柜赶紧搬来凳子，擦拭镜
子里的水雾。然而，水雾还没擦干，
天就下起了阴雨，淅淅沥沥的。

阴雨密密斜斜地飘在空中，犹
如一张细细密密的网，笼罩着大
地。从远处看，那阴雨好像下在窗
外，又好像下在窗内，把罗掌柜的心
浇了个透。

罗掌柜出生在南方边陲一个偏
僻的小山村，自小命运多舛，出生还
没过百日，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孩子
多，全靠母亲一人支撑。罗掌柜从小
就学会喂猪、养鸡、放羊。后来她只
身赴鹏城闯荡，并在潮湿的天空下打
拼，结果打出了一个商业神话。

可命运刚给了罗掌柜一点糖，又
马上给了她当头一棒。 在一次旅行
中，她意外坠落山崖。后来，她又被
奸人诬告陷害，险些丢了性命……

风雨无常，冷暖未可知。此时，
阴雨依旧下个不停，下得路断人
稀。罗掌柜用手托腮，出神望着窗
外：“这飘洒的雨，是天国的泪水
吗？”

正午时分，阴雨越下越大，像断
了线的珠子一样，哗啦啦地落下，溅
起一层白蒙蒙的雨雾。

雨雾交织，能见度急速转差。
远处什么树呀，楼呀，花呀，车呀，人
呀统统看不见，似乎一切都在雾里，
一切都在梦中。

望着窗外白茫茫的雨雾，罗掌柜
心中升起一种似有似无的迷茫感。

“回南天气雨如麻，雾压江南十
万家”。雨雾还未散去，回南天又趁
机杀个“回马枪”。

在雨雾和回南天的“双面夹击”
之下，罗掌柜家中秒变水帘洞，天花
板的水滴答滴答地往下流……

木地板受潮后迅速变形开裂起
拱，罗掌柜赶紧用拖布拖地，但越拖
越湿。

“空窗湿气渍残篇，湿气添寒酤
酒夜。”掌灯时分，窗外还是嘈杂一
片，吵得罗掌柜心烦意乱。

有人说，回南天就是南方人的
噩梦，让人无处躲，无处藏。罗掌柜
和许多南方人一样，每年春夏之交，
都会被回南天的“湿魔法”反复蹂躏
折磨。

“南方的回南天，北方的倒春
寒。”与北方的倒春寒相比，南方的
回南天除了冷，还有湿。

在罗掌柜的印象中，今年的“回
南天”似乎来得更早更猛一些，空气
湿度也一路“狂飙”。

“千寒易除，一湿难去”，罗掌柜
打开手机，点击实时温湿度计，发现
空气湿度高达99%。

罗掌柜倒吸了一口气：“呼吸一
次，顶喝八杯水呢！”

在湿气的笼罩下，墙壁、地板、
家什及物品不是发霉就是发芽。

一转身，罗掌柜就发现墙壁上，
凹槽边，马桶旁以及一些旮旯拐角
处全都长出霉斑。桌脚、床脚、柜角
甚至长出细密的绿色霉菌。

堆在厨房一角的橙子已发霉腐
烂，表皮长满了“绿毛”；大蒜、甘薯
也趁“湿”蹿出长长的“绿芽”。

罗掌柜一遍遍地擦拭这些霉
菌，可擦来擦去都擦不干，擦拭后的
第二天，霉菌又生发出来，一坨接一
坨。看着这些散发出霉菌孢子的霉
垢，罗掌柜的心情也跟着“发霉”。

湿气裹着霉菌，四处飘散。不
知是吸入湿气或是吸入霉菌，罗掌
柜突感胸闷气促，吞咽困难。后经
医生诊断为“气管发霉”。

过了三十六个时辰，雨非但没
有停，反而越下越大。麻雀躲在屋
檐下，唧唧地叫着，显得十分落寞。

“哗啦啦”的雨无情地打在雀巢
上，雨水直唰唰从巢檐泻下。此时，
家里的墙壁、地板、窗台，就连光滑
的衣柜上全冒出返潮的水珠。

砧板、铁锅、瓷碗、石盆，甚至是
衣架、书架、窗帘架都长出了密密麻
麻的霉菌。很快，那一丝丝霉变的
味道，便从床上，从褥内，从鞋边，从
身体每一个毛孔里渗透出来。

发霉的霉菌野蛮地生，疯狂地
长，不消一盏茶功夫，便爬满墙头墙
尾。

墙头上的霉菌密密麻麻，大面
积连成一片，散发出难闻刺鼻的味
道。

罗掌柜先用干牙刷擦拭霉菌，
再用棉布蘸上适量酒精刷洗墙体，
但奇怪的是，无论怎么擦，霉菌都消
除不掉。

“回南天，满窗泪”罗掌柜用流
泪眼望着发霉的墙。

“谁能用爱烘干 我这颗潮湿的
心 给我一声问候一点温情……”罗
掌柜赶紧点燃香薰蜡烛，然后用发
霉的嗓子唱起《潮湿的心》。歌声随
风飘过大海，飘过河流，飘向太阳升
起的地方……

回南潮
■ 黄康生

一条村如何做到共同富
裕，呈现一幅乡村振兴的“富
春山居图”？在甲辰龙年暮春
时节，我们紧跟习近平总书记
的步伐，从粤西出发，带着诗
和远方，在微雨中，走进位于
浙江义乌西北部的理想村落
李祖村。

李祖村背靠青山，风景优
美。距离义乌市中心仅8.5公
里，是汽车文化小镇所在地。
我们的小车沿着彩虹村道平
稳驶入，在村口广场停好车，

“舌尖上的李祖”宣传标语赫
然入目。品尝过方嫂特色美
食，从古老的纯木头制作的牌
坊“疏影”进入，去寻访李祖村
历史悠久的十三幢老房子。

这间老房子是“李氏梨
膏糖”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在
地，止咳又化痰，传统梨膏
糖。老房子是古老的徽派建
筑，层叠竖排的灰瓦面颇有
历史厚重感。各种包装的梨
膏糖摆放在门前两个有历史
沉淀的木箱子上面，成为最
好的宣传点缀。“德润堂”墙
绘与老房子互为衬托，宁静
中更添一份村民与游客之间
的消费信任。店铺里摆放着
更多品种的梨膏糖供游客选
购，我对购买梨膏糖的兴趣
不大，反而被眼前的燕归园
所吸引。

循声而去，一群燕子叽叽
喳喳，绕着马头墙翻飞，似在
欢迎我们的到来。老房子屋
檐下时不时停下它们欢乐的
身影。白色墙绘上也飞翔着
一只只栩栩如生的燕子，真假
燕飞难分辨。衔泥燕子争归
舍，好一幅风景如画的江南燕
归图。“李祖有戏，婺必有你”，
在燕归园前方的一个小舞台
上，一场戏正在筹备上演。这
场戏因是在露天，也恰逢在微
雨中，在慢时光中要耐心等
待。而在戏台右边被命名为

“沙漠的染坊”的一间老房子，
大大的蓝底白色“染”字，还有
挂在门前蓝色调彩绘染布，一
下子就把我游走的思绪拉了
回来，脚步不由自主，踏进这
间神秘的染坊。

染坊是一名叫沙漠的 90
后女大学生所创，李祖是她向
往的乡村。她从大理旅居归
来后，带着神秘又古老的蓝染
技艺走进李祖村，开展研学活
动，开发文艺产品，在乡村这
片天地，展现艺术“女子力”。
我没有见到这位神秘的女孩，
眼前是自由敞开式的四开间
老房子染坊，天井回廊处挂着
一层层长染布，还有扎染课堂
上摆设着的各种物件艺术品，
均为统一蓝白色调。大小不
一的扎染兔子和小龙，让人爱
不释手。游人可以随手捧起

扎染的艺术品拍照。在前
“兔”无量红色标记的篮子边，
我拿起一只已扎染好的小兔
子闻了闻，好一股舒适诱人的
药香味，旁边的明码标价和收
款二维码清晰可见，忍不住就
用手机扫了 40 元买下这只可
爱的小兔子，并挂在胸前留下
美好心情的一刻。

李祖村的村民是不是都
姓李呢，我带着疑问，沿着铺
满鹅卵石的小路继续往前
走 ，一 直 走 进 老 厅“ 经 畲
堂”。“厅前绿水映古樟，村后
双岩立劲松”，经畲堂前一副
对联概括了李祖村的自然风
貌。古色古香、木质结构的
经畲堂翻修后保留原貌，重
现李氏祖先的辉煌。据村里
的导游说，李祖村在 800 年前
由李氏居住，到了嘉庆年间
有方氏也在村里居住下来，
从而形成多姓融合，开放、包
容的李祖村现有 333 户 706
人，方姓人家也不少。

同为徽派马头墙建筑的
李祖村党群服务中心和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互为一体。高
低起伏的马头墙，如万马奔
腾 ，彰 显 李 祖 村 古 今 之 辉
煌。在党群服务中心，我们
既可品读到李祖村深厚的历
史文化，又可观摩到李祖村
今之发展蝶变，各种上墙荣
誉奖牌就是最好的见证。在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让党的
创 新 理 论“ 飞 入 寻 常 百 姓
家”，当一回新农人直播带
货，也是创新创业的最好体
验。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
作、赚到钱，李祖村不仅给年
轻人提供了良好的创业环
境，更是带动了村民们走向
共同富裕，这里是浙江“千万
工程”显著成效的一个缩影，
更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家园。

观今宜鉴古，在李祖村，
新老房子交相辉映，德胜古
韵，田园乡梦。我们沿着“日
新”木头牌坊走出来，一排排
新建的房子庭院宽阔，绿树
成荫，花香满园。透过护栏
篱笆，一朵朵盛放的月季花
如碗口般大，层层叠叠的花
瓣，微雨中尽显花姿妩媚。生
机勃勃的花草树木成为李祖
村生态宜居的美丽点缀。

把脚步放慢一点，把心
灵栖息在慢时光里，喝上一
杯咖啡，看上一场戏，或学一
回扎染，然后在“爷爷家的土
窑鸡”饭店吃上一顿性价比
高的丰盛午餐，真是无比的
惬意和满足。“爷爷家的土窑
鸡味道真好！”当一大盘色泽
金黄的土窑鸡端上桌来，我
们瞬间吃完，连骨头也不放
过。这舌尖上的碰撞，唯有
在李祖村方能领略到。

走读李祖村
■ 罗伟莲

走进旺同十里竹道，顺流而下或
是逆流而上，都让我捡拾到久违的乡
村记忆。

旺同的竹，是我童年时熟悉的丹
竹，细细的叶，疏疏的节，每一株都清
新挺拔，遗世独立，呈现通透的美感。
它们一大丛一大丛地绵延在绿道两
旁，蔚为壮观。它们宁折不屈的躯干
写着刚直和清高，握手言欢的枝叶在
繁茂中透着独有的清趣。

风雨桥下，河水奔流而来又奔流
而去，时序未入夏，河水清澈且湍急，
它像一个步履匆匆的行者，一路走来，
饱览一路的风光。我想邀它停下来歇
歇脚，却留不住它匆忙的脚步——毕
竟，河流有河流的使命（河水从高城水
库出发，流向鉴江）。不像我们，慕名
而来只是单纯的休闲观光。

桥上坐着几个大爷大妈，他们亲
切地招呼我们坐下来歇一歇，这份友
好和热情让人难以抗拒。他们淳朴，
如眼前天然生长的丹竹；他们落落大
方、谈笑风生，如眼前匠心打造的竹道
风光。我说出我由衷的赞美，他们说
着内心的满足。

竹荫下顺流漫步，迎面走着一位
拄着拐杖的大爷，他腿脚明显有些不
便，但言语十分清晰，远远地便跟我们
打了招呼，走近又主动地指给我们看
他的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
山坡上几户人家外墙统一的风格，一
样的颜色。老人告诉我们：路旁的屋
舍外墙是政府资助统一装修的。我感
叹：旺同村，因为政府的扶持而更美
丽；旺同人，让文明自由地在言语中开
花，新农村带给我们新的感受，真好！

旺同桥多。在一座可通车的桥
头，河边伫立着我童年时熟悉的伙伴
——一棵桑树，一棵恰逢果期的桑
树！绿色、红色、紫色、黑色的桑葚点
缀在枝叶间，绿的纤瘦，黑的饱满。是
的，目测这是传统的品种，向我发出亲
切的诱惑。我伸出贪婪的手摘下几
枚，紫色的略带酸涩，黑色的酸甜可
口，果真是童年的味道！而我的村前，
那道清浅的小溪早已干涸，溪边喂养
过我的童年的那棵桑树也不复存在。

我多喜欢这些天然孕育的乡村物
种，久违的味道仿佛把我带回久远的
记忆之乡。当我还陶醉在桑葚带给我

的惊喜和满足中，假蒟油亮的嫩叶已
撞入我的视野，带着久违的特殊香气
在向我召唤。这种可做菜又可入药的
草本植物，当它从我的村庄消失，每一
次在别人的村庄偶遇，都让我倍加珍
惜，采一把嫩叶，如同撷一段旧日的时
光，温暖一串模糊的回忆。

“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在竹
径栈道上漫步，竹林的清幽是心灵宁
静的港湾。“独坐幽篁里”，当所有的喧
嚣与杂念离我远去，此刻的静谧和安
逸是否可以永恒？

竹林绿道有尽，约五公里。
时间却是永恒。眼前淙淙的流

水告诉我：时间的河不曾停歇，也永
不停歇。

竹林青翠。竹道边上木制的小亭
子供行人诗意地歇息，秋千路、平衡
桥、荡板船、梅花桩等游乐设施给人们
带来别样的趣味。竹外樱花几朵，紫
薇几树，风铃迎人，桃花含笑，文化广
场宣传栏的墨香，山上果林老树上嫁
接的新品种……这一切，都是旺同村
在时间的河里焕发的新意。

这一切，都叫我心生欢喜。

旺同竹道，乡村的记忆与新意
■ 郑国雄

上章说到张松东在新半岛酒店接到李
秀芹时，发觉她已精神失常了。他心里狠
狠地骂了一句：“范文喜你这个畜生!”同时
又想知道昨晚范文喜到底是怎么折磨她
的，便哄李秀芹：“秀芹，秀芹，振作点！你
先告诉我昨晚怎么了？”

陷入恐惧的李秀芹不断推搡，试图
挣脱张松东搀扶的手，嘴里念念有词：

“我要回家，告诉我妈，有人打我！别碰
我，我怕……”任凭张松东怎么询问，李秀
芹都是说这几句话。无奈之下，张松东把
李秀芹接回到“江景花园”项目部，安置在
办公室休息。怎知李秀芹状态愈发癫狂，
不仅将办公室里的物品摔打得满地都是，
连两个被叫来照顾她的销售部小姐，也被
她推打得鼻青脸肿。办公室里一直响起她
声嘶力竭狂的哭喊：“我要回家！告诉我
妈，有人打我！”

张松东虽然心情坏到了极点，但依然
保持冷静。他决定送李秀芹到医院治疗，
便打电话到山阳县城一中，找到李秀芹的
父亲，告知李秀芹生病了，请他和夫人一起
来江南市看护照料。接着叫上两个身强力
壮的男员工强力将李秀芹带上车，自己亲
自陪着来到市医院。

经医生诊断，李秀芹因遭遇暴力侵犯
患上应激障碍，伴随状态恶化出现了恐惧
症、躁狂症和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建议马上
转入专业的精神病院治疗。随即，张松东
送李秀芹到了江南市郊的精神病医院。又
经一番强力检查，李秀芹被折腾得不成样
子，再不复往日靓丽可人的模样。医生给
李秀芹打了氯丙嗪镇静剂，暂时安置在观
察室，待李秀芹父母来后，再办理入院。

看着昏睡中的李秀芹，张松东百感交
集。他又想到和尚为他解签时说过的八字
谶言：“桃花朵朵，命犯佳人。”他脑海里像
放电影一样闪过一个个“佳人”的脸：风情
万种的徐艳芬、青春洋溢的陈小雅，差点到
手的韩小倩……还有许多逢场作戏、一夜
风流的艳遇。张松东想，李秀芹有此厄运
也是她命中注定的——这般自我开脱后，
他心里的那点愧疚也就消散了。

傍晚时分，李秀芹父母才转辗找到精
神病医院来。在病房走廊上，张松东上前
握住李秀芹父亲的手：“李老师，对不起，我
没有照顾好秀芹。”同时，脸上露出半真半
假的痛苦神色。

李秀芹父亲是山阳县一中语文老师，
母亲是化学老师。虽然仅五十岁出头，但
都满头白发。两老一直把李秀芹视为掌上
明珠，李秀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南市
财政局，更以李秀芹为荣。一早接到张松
东电话，两老感觉如晴天霹雳，一路跌跌撞
撞赶来市区，午饭也没有顾得上吃。眼下，
看到躺在病房里的女儿，他们也差点要

“疯”了。
两位老人奔至病床两侧，分别握着李

秀芹的左右手，顿时老泪纵横，不停泣声呼
唤着“芹儿”。大概亲子连心，在他们的声
声叫唤下，李秀芹过了不一会儿就睁眼醒
来。她像看见陌生人一样瞪大了眼，用力
抽回自己的双手，猛地屈膝坐起身，紧抱着
被子往床头墙边缩去，带着惊恐的声音问：

“你们是谁？我在哪里？我要见我妈！”
看到宝贝女儿此刻竟连眼前的父母都

不认识了，秀芹妈哭出了声音：“芹儿！我
就是妈啊！”“不！我妈会保护我，不会让坏
人打我，你们不是！”一顿大喊后，李秀芹从
病床跳到地上，赤脚就要往病房门口冲
去。张松东早已让随行的两位男员工守在
门口，二人及时将她拦下。闻声而来的医
生、护士动作熟练地把她架回到病床上，又
给她打了一针氯丙嗪。李秀芹父亲痛心不
已，一把拉过张松东，厉色问到底是谁让他
女儿变成这样的。张松东当然不会如实相
告，只推脱说不知道。

这时，医生走过来向两老解释了李秀
芹的病情，他们听后更伤心无措，只能先给
李秀芹办理入院治疗，接下来每天到医院
探视一次。在等待医院办理手续时，张松
东叫司机弄来几盒快餐面，同两老一起草

草吃了一点。随后，张松东把两老安排到
附近招待所住下。等这些事情全都安顿
好，张松东便走了。

返回市区的路上，张松东忽然想起前
几天收到父亲来信，还没回复，目睹今天的
情形，心里不禁生出一股很久没有过的思
亲之情。于是，他临时决定，让司机送他到
老家过一夜，两个男员工随车回市区，司机
第二天上午再来接他。

江南精神病医院距张松东老家不到五
华里，仅一刻钟，他便回到了儿时生活的良
张村。良张村有五百多户人家，清一色姓
张，历史上出了许多名人雅士。村中祠堂
敬奉着西汉开国功臣张良，据村里长老说
是汉末时由于董卓兵乱，张良后人带领族
人南迁来到江南定居，后代为纪念这位祖
先就起村名为“良张村”。

张松东在村口下了车。虽夜幕降临，但
今晚月亮高照，他能清楚地看到儿时熟悉的
瓢状鱼塘，还有三棵数百年的大榕树，像三
个巨型的将军日夜把守着村口。张松东小
学时就过继给姑妈做养子，被接到山阳县城
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自那时离开良张村
后，这么多年张松东仅回来过几次，家里的
情况也基本是从父亲寄来的书信中得知。

张松东经过几户人家门口，村民们都
用陌生的目光打量着他。由于心情不大
好，张松东也没有同他们打招呼寒暄，径直
往家的方向走去。他走的这条村巷宽约两
米，脚下山石铺成的路，由于年代久远，已
有斑驳的痕迹。他家呈长方形的院子，院
子边上还垒了七八平米猪圈。院子后建有
两排老房子，前排中间开了条通道，后排则
连着三间房。

小时候，张松东住在前排的西边那间，
爷爷奶奶和父母住在后排。前几年爷爷奶
奶相继过世了。他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
妹。大弟高中没毕业就创业，承包江岭鸡
场，怎知去年发鸡瘟，赔了十多万。二弟今

年高考失手，去外面打工至今音讯皆无。小
妹现在读高中住校，每周回来一次。这些消
息都是从他父亲前几天寄来的信上得知。

久违地站在自家院子门前，张松东竟
感到有些恍惚。院子小门约一米高，主要
是防鸡狗猪往外跑。这时是九十年代初，
村里刚刚通上电，张松东父母为了省电，电
灯泡是用 15 瓦的，家里场景比较昏暗。借
着洒进院子里的月光，张松东一眼看见老
父亲正佝偻着在喂猪，老母亲低头切着给
猪喂食的番薯叶。这幅情景让张松东产生
了些微的愧疚感。他推门入来，喊了声：

“爸妈，我回来了。”这一喊，霎时把两老吓
了一跳。还是老母亲反应稍快，放下手上
的菜刀，双手撑着双膝，慢慢站起身，望向
他：“阿东，是你吗？”

“是我，妈！前几天接到家里寄来的
信，今晚特意回来看看。”快步上前搀住母
亲，张松东张口又撒了一个谎。松东妈双
手抓着他的左手臂，仰头望着高出自己一
个头的儿子，眼含泪花：“阿东啊，妈时时都
挂着你啊！”张松东垂头说：“妈，阿东不孝，
没能留在身边照顾您二老。”

松东妈忍住泪水，转头对着丈夫说：“来
福啊，猪就不喂了，我们再弄个菜吃饭。”

张来福看到大儿子也高兴得很，把余
下的潲水全倒进猪食盆，拿着潲水桶往厨
房走，经过张松东面前时，停了一下：“阿
东，饿了吧？”“爸，我还不饿。”

过了一会儿，张来福就弄好了饭菜。他
们仨入到厨房，在空地上，先放个水盆，再在
水盆上放块四方木板，就成了饭桌。饭桌摆
上一汤三菜，有番豆汤、辣椒炒番豆、煮南瓜
和煎鸡蛋。煎鸡蛋是临时加的，米饭是两老
已做好的，张来福把米饭分成三碗，先给张
松东盛了满满的一碗，自己和妻子只装得小
半碗。张松东已在精神病医院吃了一点面
条，他把碗里的饭又分给父母一大半，三个
人推推让让，都说自己吃不了。

张松东想起自己平日里美食佳肴、山珍
海味，心情非常复杂，眼眶一阵发热。他把
饭碗筷子往饭桌上一放，双膝跪地，两手抱
拳，分别向父亲母亲三叩首，流着泪说：“阿
东永远铭记爸妈的生养之恩！待明年江景
花园建好后，一定接你们到市区享福！”

松东妈慌忙过来扶起儿子，心想住城市
高楼是要花大钱的，二儿子现在还欠着一屁
股债呐，实在不愿意给大儿子添麻烦，就笑
着说：“阿东，你对我们的好心领了，我和你
爸在良张村生活挺好的，去大城市不习惯。”

说到这，她望了一眼不善言辞的张来
福，继续说：“要让我们俩享福，你最好就快
生个一儿半女。如果你们夫妻工作忙，带
不了，就送到乡下来，我和你爸带。”江南市
本地称照顾小孩为“带”。张松东想想自己
结婚已近四年，除度蜜月那段时间，后来同
媳妇的夫妻生活也没几次，自己在外风流
快活，家都很少回，便也怪不得媳妇迟迟没
怀上了。母亲想承欢膝下，他心中也赞同，
于是点头答应了。

正是这次母亲的提醒，让回去后的张
松东把生孩子这件事提上了日程，有意同
媳妇多亲近，可媳妇还是一直没能怀上。
怎知“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张松东和售楼小姐小秦仅两三次，小秦却
怀上了，于是张松东花了一大笔钱，让小秦
生下来一个胖小子，刚满月就抱回家，骗媳
妇说是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张松东后来还
同老婆儿子回过良张村，让父母高兴得合
不拢嘴——这是后话。

当天夜里，张松东住在小时候的房间，
想起儿时很多事情，几乎一夜没睡。天一
亮，司机就来了。张松东从包里取出五千
块钱，硬塞到母亲手里，就上车匆匆赶回江
南市。

到了市区，司机问张松东：“老板，是回
江景项目部吗？”张松东答：“不回！到市委
大院八号楼，团市委办公室。”张松东早就
想好，李秀芹已疯了，天天好房地产公司总
经理这个位置得换人，此人选非团市委城
乡部部长陈小雅莫属。他这趟是找老同学
李沁要人去的。

张松东能否将陈小雅从团市委挖角到
自己的公司呢？请看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小说连载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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